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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有
一
個
節
日
，
紀
念
當
年
初
始
移
民
的
感
恩
之
情
，
稱
為
感
恩
節
，
定

在
十
一
月
最
後
一
個
星
期
四
。
從
感
恩
節
假
日
的
第
二
天
，
即
星
期
五
起
，
人
們

開
始
準
備
過
聖
誕
，
為
親
友
準
備
禮
物
。
零
售
商
店
從
十
一
月
末
到
聖
誕
後
的
一

月
初
減
價
清
理
剩
餘
商
品
期
間
的
銷
售
收
入
，
相
當
於
全
年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
這

一
個
月
的
銷
售
，
關
係
太
大
。

為
招
徠
生
意
，
有
些
商
店
對
某
些
商
品
採
取
限
量
供
應
的
辦
法
，
吸
引
許
多

顧
客
在
天
色
朦
朧
、
甚
至
還
漆
黑
時
，
就
﹁等
開
門
﹂
，
從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起

，
稱
那
一
天
為
﹁黑
色
星
期
五
﹂
。
另
外
一
種
說
法
是
，
在
帳
冊
上
的
紅
字
，
代

表
虧
損
；
黑
字
代
表
盈
利
。
顧
客
準
備
聖
誕
禮
物
是
商
界
的
盈
利
所
在
，
為
對
開

始
營
業
的
星
期
五
的
買
賣
討
個
吉
利
，
此
處
﹁黑
色
﹂
代
表
生
意
好
、
盈
利
多
。

這
和
我
們
把
紅
色
代
表
吉
祥
，
正
好
相
反
。

美
國
各
大
連
鎖
商
店
互
相
競
爭
商
機
，
各
出
招
數
。
先
是
把
這
一
天
的
開
門

時
間
定
得
早
，
從
平
時
的
上
午
九
、
十
點
提
早
到
八
點
、
有
提
到
六
點
、
還
有
提

到
一
點
或
者
午
夜
零
點
的
︱
︱
理
論
上
講
，
零
點
是
新
的
一
天
開
始
。
賣
家
用
電

器
的
商
店
，
更
出
奇
招
，
以
特
別
優
惠
（
例
如
三
分
之
一
、
四
分
之

一
或
百
分
之
十
）
的
價
格
限
量
供
應
某
種
商
品
。
比
方
出
二
十
美
元

就
可
以
購
得
一
台
大
屏
幕
的
電
視
機
，
數
量
很
少
，
捷
足
先
登
。
有

人
前
一
天
（
或
更
早
）
就
在
商
店
門
口
佔
領
位
置
、
準
備
了
睡
袋
，

勢
在
必
得
。
門
口
顯
得
﹁人
氣
﹂
很
足
，
當
然
是
絕
佳
的
廣
告
。

我
們
這
些
中
國
人
一
般
沒
有
互
贈
聖
誕
禮
物
的
習
俗
，
只
從
報

紙
或
電
視
的
廣
告
上
看
看
熱
鬧
而
已
。
老
伴
每
年
回
國
一
、
兩
次
，

只
帶
美
國
或
當
地
產
的
﹁深
海
魚
油
﹂
、
營
養
﹁補
品
﹂
、
燻
製
三

文
魚
。
衣
着
之
類
的
東
西
，
現
在
越
來
越
多
地
都
從
中
國
進
口
，
就

不
勞
再
帶
回
去
了
。
這
一
次
有
點
特
殊
，
她
看
到
著
名
的
大
商
店
西

爾
斯
（Sears

）
的
廣
告
說
，
黑
色
星
期
五
那

天
珠
寶
減
價
到
一
半
以
上
，
動
了
心
。
她
有

個
侄
子
結
婚
，
需
要
送
件
禮
物
，
於
是
二
十

多
年
來
第
一
次
在
此
時
去
商
店
湊
熱
鬧
、
一

開
眼
界
。

黑
色
星
期
五
，
理
論
上
最
早
也
在
那
一

天
零
點
開
始
。
隨
着
近
年
不
景
氣
，
西
爾
斯

把
﹁黑
色
星
期
五
﹂
的
﹁開
門
﹂
時
間
，
定

在
星
期
四
晚
飯
後
的
八
點
，
即
平
日
營
業
時

間
結
束
的
時
候
，
也
就
算
開
始
了
﹁新
的
一
天
﹂
。
進
得
門
去
，
門

口
就
擺
了
各
式
﹁陳
列
在
門
口
的
減
價
商
品
（doorbuster

）
﹂
，

都
是
﹁中
國
製
﹂
的
衣
着
，
大
體
上
都
是
半
價
。
老
伴
還
好
奇
地
想

看
看
，
我
催
着
她
快
走
。
因
為
珠
寶
減
價
從
八
點
開
始
，
我
們
進
得

店
來
，
已
經
是
九
點
了
。

直
奔
珠
寶
專
櫃
，
果
然
簇
擁
着
不
少
人
。
正
張
望
之
際
，
有
位

顧
客
好
意
相
告
，
需
要
先
取
號
、
等
待
叫
。
這
跟
我
們
在
上
海
的
銀

行
裡
看
到
的
一
樣
。
我
們
取
得
的
是114

號
，
那
時
還
只
叫
到69

號

。
買
珠
寶
，
總
要
挑
選
，
不
像
比
薩
那
樣
取
一
個
就
走
。
照
料
這
組

櫃
台
的
，
有
四
個
營
業
員
。
儘
管
有
半
數
顧
客
等
不
及
，
棄
號
而
去

，
叫
到
我
們
這
個
號
時
，
也
已
十
一
點
多
了
。

我
閒
着
沒
事
，
看
到
旁
邊
有
一
個
賣
手
表
的
敞
開
着
的
櫥
窗
，
原
價
三
十
五

美
元
，
減
為
二
十
美
元
，
還
再
折
讓
五
美
元
。
這
些
手
表
製
作
都
精
美
，
不
遜
於

二
十
年
前
朋
友
送
我
的
高
檔
日
產
﹁精
工
（Seiko

）
﹂
表
，
那
時
的
價
格
是
一
百

五
十
美
元
。
我
剛
動
了
心
，
再
一
看
，
表
背
都
刻
着
﹁中
國
製
造
﹂
呢
！
遂
作

罷
。

老
伴
挑
了
幾
件
寶
石
的
飾
物
，
三
百
美
元
，
原
價
一
千
多
。
這
些
飾
物
製
作

精
美
，
拿
得
出
手
，
排
隊
到
近
午
夜
，
值
了
！
我
們
取
得
共
識
：
下
次
要
買
珠
寶

，
不
必
去
﹁好
事
多
（C

ostco

）
﹂
之
類
的
連
鎖
公
司
（
國
內
稱
為
﹁大
賣
場
﹂
）

。
雖
然
那
裡
的
商
品
貨
真
價
實
，
不
以
折
扣
吸
引
顧
客
，
但
西
爾
斯
的
質
量
也
可

靠
，
平
日
的
價
格
會
比
﹁大
賣
場
﹂
高
，
但
﹁黑
色
星
期
五
﹂
的
價
格
真
沒
得
比

；
以
後
再
有
需
要
，
一
定
等
到
這
一
天
，
排
隊
也
不
冤
枉
。

回
到
車
裡
，
仔
細
一
看
，
首
飾
盒
子
下
面
，
赫
然
都
貼
着
﹁中
國
製
造
﹂
的

小
標
籤
呢
！
哎
呀
，
還
是
避
不
開
這
個
標
籤
！

最近除了忙
報館的活外，還
忙着和朋友老袁
做一個名為 「大
夏網」的網站。
老袁說，要建一
個文學專區。雖

然，他不是作家或者詩人，但他喜歡看
看書，尤其是對我辦公室裡的形形色色
的詩集非常感興趣。有時要幾本走，有
時，他掏出錢來，說，買幾本吧。

於是，我的眼前出現了很多寫詩的
人，曾幾何時，他們在內地許許多多的
論壇裡貼自己的詩歌，樂此不疲。那或
許是一個詩歌在網絡繁榮的年代。

有時候，在凌晨，面對着電腦屏幕
，看着論壇裡不停被刷新的詩歌帖子，
心裡彷彿有了一種支撐：這麼多詩人啊
。有時候也會想，網絡背後的他（她）
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這麼多詩人，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虛
擬的空間裡因詩歌而相遇，千山萬水之
外，就好像有了兄弟，用世界上最溫暖
的語言進行交流。

因為工作的關係，有段時間，我開
始淡出網絡，詩也寫的不多了，偶爾塗
鴉幾句，也不知存在電腦的哪個區域，
也許也知道，但也懶得去找了。我離詩
歌有點遠了。

有一年本地晚報的一個八○後兄弟
要採訪當時還在銀川的詩人安石榴，當

知道安石榴在銀川一家地產公司做策劃時，他很直接
地說，我不喜歡文化和商業的混合人類。我倆站在馬
路邊，就這個問題說了快二十分鐘。我說，這個時代
，詩人的生存是最重要的，沒有生存，哪裡有詩呢。
但我知道這個問題永遠是個悖論，我也知道有句話：
貧窮而聽着風聲也是好的。它最開始的指向就是詩人
。但我知道，當下的詩人早已不甘於貧窮了，他們比
小說家更敏感的意識到商業可以與文化融合。但我也
為這位八○後而欣喜，他還年輕，他應該比我們更加
銳利和敏感！之後，他迅速成為關注寧夏深度報道方
面的 「名記」，去汶川，到礦難現場採訪，在他的稿
件裡，絕對不會出現 「某某災難，領導們及時趕到現
場指揮搶險」的屁話。而在深夜，他卻是個說唱青年
，那首自己作詞作曲的說唱《銀川銀川》在寂靜的月
色下聽着有些憂傷，有些喃喃。

再說網絡裡的這麼多詩人，其實，他們的詩歌在
某些自詡為 「專業」的詩人眼裡，可以說很不純粹，
甚至連基本的語言都不靠譜，就更別提什麼純文學了
。但是，我喜歡他們，在他們的詩歌裡，我能找到那
些純淨的東西，那些拖沓笨拙的語言，在我的閱讀記
憶裡，流淌出的是直接源自生活的芬芳。

這麼多詩人，讓我想起一個詞 「感激而死」。
「感激而死」（Grateful Dead）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

美國的一個迷幻搖滾樂隊的名字，這是一支不管市場
銷量如何，只憑興趣唱歌並注重臨場即興發揮的樂隊
，不過讓人驚訝的是，這支樂隊卻擁有着世界上最狂
熱、最忠實的樂迷，經常漂洋過海，觀看樂隊的每一
場演出。 「感激而死」樂隊讓我想起 「這麼多詩人」
，讓我想起自己青年時代的文學夢想，其實，我們都
是 「這麼多詩人」的一分子，即使生活時代毀掉我們
的軀體，我想， 「精神依然縈繞着灰土」，維特根施
坦的話還是很有道理的，後來，海子在一篇詩學札記
裡引用了這句話，並且成為先行者。

但我想說的是，因為有了 「這麼多詩人」，我們
民族的詩歌傳統才能得到傳承下去。我們應該感謝
「這麼多詩人」，並直至 「感激而死」。

當然， 「感激而死」樂隊的迷幻搖滾並不是那麼
搖滾，那些音樂，呵呵，怎麼說呢，簡單，節奏明快
，聽起來很輕鬆，哦，這麼多詩人，這麼多搖滾，這
麼多可以用來填充心靈的美麗物質， 「往往，你我間
距着／我們已經如此陌生／卻呼吸／卻彼此吸引」 。

就像黃小柱，我剛才提及的八○後青年，我這想
說出他的網名，他現在已經結婚，已經生娃，打着幾
份工，他或許已經忘記了那次對安石榴的採訪，忘記
了和我的那場對話。

而安石榴說，黃小柱對他的採訪報道，是他最滿
意的一次。 （銀川筆記二）

雪是大自然的傑作，而我
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在浩瀚的
詩海中，文人墨客不惜筆墨，
給雪或雪花冠以不少美名，別
有情趣：

六出 雪呈六角形狀，便
稱之為 「六花」、 「六出」，如唐代元稹《賦得春
雪映早梅》詩： 「一枝方漸秀，六出已同開。」唐
代高駢的《對雪》詩： 「六出飛花入戶時，坐看青
竹變瓊枝。」宋代樓陰的 「黃昏門外六花飛，困倚
胡床醉不知」。元代白樸所吟的 「門前六出花飛，
樽前萬事休提」。

玉龍 唐代呂岩《劍畫此詩於襄陽雪中》：
「峴山一夜玉龍寒，鳳林千樹梨花老。」宋人張元

的《雪》詩： 「戰敗玉龍三百萬，敗鱗風捲滿天飛
。」這漫天飛雪，就像被天兵天將殺敗的無數條白
龍身上脫落的鱗甲，在空中飄降，富於神話的浪漫

色彩。
瓊花 雪白似瓊花，便命名為 「瓊英」、 「瓊

花」，如唐代裴夷直《和周侍洛城雪》詩： 「天街
飛轡踏瓊英，四顧全凝在玉英。」唐代韋莊的《冬
日長安感言》詩： 「閒招好客斟香蟻，悶對瓊花詠
散鹽。」宋代楊萬里的《觀雪》詩： 「落盡瓊花天
不惜，封他梅蕊玉無香。」元代詩人吳澄的《立春
日寓北方賦雪詩》： 「不知天上誰橫笛，吹落瓊花
滿世間。」

梨花 唐代岑參在《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
，把飛雪比作梨花：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
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宋
代詩人韓元吉也將雪花視為梨花，詩云： 「莫將帶
雨梨花認，且作臨風柳絮看。」

柳絮 晉代謝安集子侄詠雪，侄子謝朗吟道：
「撒鹽空中差可擬」。侄女謝道韞說： 「未若柳絮

因風起」。因此後人常將雪喻為 「柳絮」。宋代梅

堯臣的《十五日雪》詩： 「擁柱輕於絮，吹墀淨若
沙。」宋代蘇軾的《謝人見和雪夜詩》： 「漁蓑句
好真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清初錢謙益的《春
雪》詩： 「繞樹鶯雛應罷語，漫天柳絮敢爭飛。」

此外，古詩中的雪還有眾多別稱，有的稱雪為
「玉妃」，如唐代韓愈《辛卯年雪》詩： 「白霓先

啟途，從以萬玉妃」。有的稱雪為 「玉花」，如宋
代蘇東坡的《和國博喜雪》詩： 「玉花飛半夜，翠
浪舞明年」。有的稱雪為 「玉絮」，如宋代司馬光
《雪霽登普賢閣》詩： 「開門枝鳥散，玉絮墮紛紛
」。有的稱雪為 「乾雨」，如宋代洪龜父《喜雪》
詩： 「漫天乾雨紛紛暗，到地空花片片明。」有的
稱雪為 「凝雨」，如南朝沈約《雪讚》詩： 「獨有
凝雨姿，貞畹而無徇。」有的稱雪為 「素塵」，如
唐代李商隱的《殘雪》詩： 「旭日開晴色，寒空失
素塵。」

每一次認真看一眼月亮的
時候，都覺得月亮是孤獨的。

她不論是很大很圓、顏面
泛紅，還是像一個黃澄澄的盤
子，還是宛如一顆鈕扣高高掛
在天上冷冷清清的樣子。不論
地上是熱鬧繁華的城市，還是

一片片寂靜的村莊。不論有多少喁喁細語的戀人牽手
走在皎潔的月光下，還是多少思鄉的人賦予月亮無盡
鄉愁的意味，她都是孤獨的。

月亮就是月亮，她從不和身邊的星星搭訕說話，
就是和自己在一起。孤傲是月亮的性格。其實月亮不
知道自己是什麼性格，這只不過是我的臆測罷了。

人間若無月亮，該是多麼的乏味啊。因為沒有月
亮，人間就沒有了一個把孤獨寄託出去的星球，彷彿
寫了封感情飽滿的信，卻發現無處可寄。要說的話，
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去說。人間會少了太多靈感，因
為很多人在孤獨的時候，才能思考，也才有靈感。

人間若無月亮，也就沒有了美好而含蓄的感情能
夠流露的氣氛和場所。戀人們首先就如迷失了方向的
羊羔般寢食難安而躑躅不已了。偶爾的星光燦爛無月
天是有趣的，也是深邃的。但群星畢竟不比月亮的光
華，因了她的位置，她照亮我們地球上黑暗的角落，
使夜行人不至於在摸黑前行時磕破了膝蓋，被荊棘扎
破了額頭。在沒有電燈的時代，可以想像月亮是怎樣
被人們需要和感激的。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古人
有那麼多關於月亮的細膩而偉大的作品的原因吧。

月亮是促發了文學的母親，這是我今年暑期回國
時看一位生活在杭州的作家麥家寫的發表在《南方都
市報》上的一篇文章後產生的感想。在那篇文章裡，

生長於農村的麥家用太陽和月亮來比喻生存和文學。
他剖析了文學對他的父母為什麼不是對他那種必須有
的如糧食一樣的東西。他父母關心的是有好收成，也
就是指望有好太陽，風調雨順，就心滿意足了，他們
不需要文學，不關心用文字來表達感情的文學；他們
的生活很需要太陽，而月亮只是提醒他們該睡覺了的
「時鐘」而已。

作家沒有看不起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父母
的意思，只是他知道了，不是什麼人都有對文學或對
文字的痴迷眷戀的。文字能當飯吃嗎？不能，那麼是
否文學就是無用的了？這些天看到大家為中國作家莫
言獲諾貝爾文學獎而欣喜，令我感受到文學的力量還
是很大的，在一個互聯網主宰的時代我們仍然絲毫沒
有減少對真正有感染力的文學作品的渴望。

如果大家都覺得文字能當飯吃嗎這個問題很合理
，那麼也可以問感情能當飯吃嗎？如果不能，為什麼
有人能因為感情的事之不如意而不想活下去呢？為什
麼有人會說 「一個人如果沒有體驗過愛情這輩子就算
白活了」呢（電視劇《家常菜》中的男主角劉鴻昌說
的一句話）？可見人除了吃飯，還會有另一些需要。
生命之上，還有一個更高意義的、更美妙而值得去追
求和為之去痛苦的層次，這就是感情。感情可以說是
人的第二個生命。不過對一些停留在生存階段的人，
感情只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人與人的不同並非本質的
不同，而是由於生存水平的不同而導致了對感情需要
的不同。

月亮和太陽，可以說分別是黑夜與白天的象徵。
太陽的功能自不必贅言，沒有太陽就沒有萬物也就沒
有人類的延續。那麼月亮呢，她可有可無嗎？我說不
是，月亮也是不可少的。月亮是能讓人產生在太陽下

面產生不了的情感的源泉，這種情感的源泉就是文學
的前提。月亮和太陽也如中國哲學裡的陰與陽，誰也
不能離開誰而獨立存在。

其實所有的人都會像需要太陽那樣需要月亮，儘
管有人不善於表達自己的需要。因為所有的人都是有
感情的。這也許還和人性有關，再外向的人，也有不
願向人透露的秘密和心裡話，更不要說天性委婉或羞
澀的人。月亮給人一種安全和坦然的感覺。月亮的清
涼能把人帶到一個深遠的境界，讓人可以直視自己，
而又不覺侷促慌亂或悚然震驚。

相比起太陽來，月亮不那麼受人矚目。有人會說
，你的性格很陽光，但是沒有人會說，你的性格很月
亮。月亮好像從來不會具備中國社會追求的主旋律的
那種軍歌般嘹亮的氣勢，反而被戴上了 「陰暗面」的
帽子。月亮自古以來就是離愁別緒的象徵。 「人有悲
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蘇軾的詩寫
盡了月亮的美和人間對月亮寄託的複雜情感。可以說
月亮的陰晴圓缺被敏感的文人拿來作為人生遺憾的代
名詞了。

今天當我寫着這些文字的時候，我忽然想，我們
習慣拿月亮來比喻人生有缺憾也許還可以換一個角度
去思考。

月亮的陰、晴，圓、缺作為她自己呈現給地球人
的全部面貌，不正是一種完整嗎？完整是不是也是完
美？什麼都有了，除了還算稱心的生活，還經歷過或
經歷着失意、挫折、憂慮，甚或憤恨，這就是完整的
人生，這完整不才是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完美嗎？人
生有遺憾也許才是一種真正的完整／完美。沒有遺憾
的人生首先不論其是否可能，就算是可能的，一個人
的一生沒有任何遺憾，樣樣都是 「很完美」、 「很陽
光」、 「好得不能再好」的，這就沒有遺憾了嗎？為
達到這樣的 「完美」，可能需要掩飾或犧牲自己的個
性。而犧牲自己的個性會否也是遺憾？

我想，月亮的美是一種坦誠而真實、不求人附和
的美。太陽常亮晃晃的，令人無法直視。她是朝氣蓬
勃的，但也是咄咄逼人的；只有夕陽，才令你感覺到
可以放鬆一下而不需要總是緊繃着向上了。月亮是天
地給我們發出的信號，提醒生活要轉換到放鬆、休息
、養心養生的階段。人生需要奮鬥，也需要放鬆，需
要創造咄咄逼人、野心勃勃的東西，也需要慢下來，
享受已經在身邊的美好的東西。

今年的中秋節月亮，很亮很涼。我在月光下，看
着被月光照亮了的一片白花花的草地，思念在遠方的
父母和妹妹妹夫。也真的感覺到月光的獨特的美。黑
夜其實有白天所無法企及的狀態，那就是靜謐和神秘
。靜謐並不是空洞的鴉雀無聲，而是有內容的、表面
平靜下萬物仍然在生長和活動的沉默的片刻。

在夜裡，心的眼睛因為黑暗反而會看到很遠，因
為屏蔽了市井的喧嘩而獲得了片刻的安寧。月亮就是
黑夜的眼睛，沒有這眼睛，黑夜其實也失去了光源，
就成了沒有異議的黑暗。月亮產生了文學，讓人的情
感有了流淌起來成為江海的可能，讓人心裡秘密的話
有了可以說的對象。宇宙的安排何其妙，有了月亮，
才有了與文學有關的一切。而文學與技術，是這個世
界最神奇的兩極。也許可以說太陽代表了人類發明的
技術，這兩極：技術與文學，少了誰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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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務員不嫁􀎡 汪金友

南方的冬天，潮濕而陰冷
，室內又無暖氣，氣溫低得讓
人喘不過氣來。自然，這樣的
日子，不管是在城市還是鄉下
，都離不開爐火。

城市裡的爐火，多是燒煤
，而在鄉下，所謂爐火，其實

並沒有專門的爐灶，也不用煤。在廚房或者某個空房
間找個角落，抱一捆秋天裡早已準備好的木柴，撿一
把乾透了的稻草來引火，鄉下的爐火，就這樣嗶嗶啵
啵地在家家戶戶燃燒起來。冬天，也就不再那麼可怕
了。有了這樣的爐火，在烤火的同時，一家人可以聊
天說笑，也可以做點自己的事情。母親打打毛衣，父
親編編竹器，我和弟弟可以背書和寫作業。不過，在
冬天的爐火邊，我還有一件喜歡做的事，那就是烤紅
薯吃。

引火的稻草點燃後，把木柴架上去，等木柴也燃
燒了一陣，開始有紅紅的炭火出現後，就可以烤紅薯
了。用火鉗先在爐火堆的灰燼裡掏個小窩，約摸着有
紅薯大小就行，然後把紅薯放進這個小窩，用薄薄的
一層灰燼先掩住紅薯，再在這層灰燼上鏟上幾鏟燒紅
了的木炭，一個烤紅薯的初步工作就算完成了。為了
多得到幾個烤紅薯，自然要如法炮製幾回。撿來的紅
薯都丟進爐火堆後，就可以稍事休息了。

隔一會兒，看看如果掩在紅薯上的紅木炭已經變
黑，熱氣已經不夠了的時候，需要重新給它們補上新
的燒紅的木炭。時間再長些，感覺紅薯靠近炭火的一
面已經烤得差不多了，還要給紅薯翻個身，把沒有被
炭火烤到的一面翻到上面來。這樣反覆幾次，等到紅
薯的周身都被烤得差不多時，一個正宗的烤紅薯才算
新鮮出爐。

把紅薯從火堆裡夾出來，先放在爐火邊，等它冷
卻一下。估計着能夠拿上手了，就亟不可待地逮一個
在手裡。紅薯還很燙，卻又捨不得扔在地上，就從左
手甩到右手上，又從右手甩到左手上，嘴裡還 「噓噓
」地發出被燙的聲音，看得身邊的家人忍不住大笑。
終於可以完全拿在手上了，便慢慢地紅薯外面的皮一
點一點地揭開，揭一點，還要把附着在皮上的薯肉舔
一下，覺得丟了可惜。剝了一段紅薯皮後，就小口小
口地咀嚼瑩白的薯肉，感受着它又甜又粉熱氣騰騰的
滋味，可捨不得一下子把它吃完。就這樣，圍着火爐
烤薯，我和弟弟在一個冬天，就能吃掉家裡一大背兜
紅薯。

圍爐烤薯 鄢世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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